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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大足十景

□ 陈亚强（重庆）

香国公园

几个水潭连在一起就成了河的流韵
波光粼粼的生命，玩起接力

石桥赶来围观，购置了几处不动产
书法家把热爱写入石头的风情里

绕来绕去的步道，闭口什么也不说
向你展示廊桥、瀑布、灯光秀和星星的爱情

古衙门嘎吱地响了一下
刀客把背影留在红漆的大门上

久坐的钓鱼人被河水迷住
恍惚时间被他卡在那里，动弹不了

我在古城漫步，红灯笼从事俗挤出笑容
照过赶考的书生，如今把我照彻

不小心滑了一跤，看见前世的自己
在城墙下，叫卖丁家坡洋芋和伤心凉粉

冬日的龙水湖

龙水湖的冬天像把闲置的钢琴
它的乐师在沙发上
养出白胖胖的瞌睡

堤岸接受琴键的工作
向无人区走去
最后不知踪影

白鹭向天空轰炸出神曲
谁在水中表演自娱自乐的芭蕾
蓝色的水像闭目养神的老人

我被白堤带着来来回回地行走
无处可去，偶遇阳光
它邀请我坐下，同享日光浴

滴水清波

在县志的区块链里
用滴水表达复杂的情感

被冷漠的化学公式
偶尔被人提起

飞来石迁来漂泊的灵魂
向圣水寺的洗礼
交出下半辈子的光阴

群鸟组建的乐队
没有散去，被幽静反复闲唱

泉水喊哑嗓音
断断续续
能听懂本意的人不多了

观世音飞临
跳上莲台，双目合十

东郭虹桥

高楼加入东城的音符
一首歌就完整了

涟漪用清波爱着游鱼
翻译着蓝天白云

赖溪河抖擞着漩涡
在平静的河道中摊开
像昌州的心情

白鹤飞入文字
朱唇吹过的笛子忘记在山野

我把自己放在黄葛树下
吃着艾团、摆龙门阵

枯茶蝴蝶般飞进盖碗
在热烫里又活了过来
又像一面荡漾的春天

白塔悬岩

抢入画板，跃入手机
向青山吹出古韵的长笛

脚下的昌州行走的大足城
被千手观音宠爱
迷失在灯火阑珊

南山回望，苍翠如韵
白塔在悬崖上发表动态
惊得繁星吓出冷汗

黑与白的隐喻，直观的美学思想
白话文中耸立的经典

祖辈的传说，吾辈的白塔

从我身边飞驰
他是否还要穿越千年

南山翠屏

用苍翠作序，高度作跋
正名南山，笔名广发

雨花堂的清愁
追越提笔写字的那个人

蔷薇簇拥我回家
阳光写下艳丽
红花凑过来告诉我芳纷

观景台上遇见树的三月
它年年在此
像南山的爱人

濑溪河折折返返，休闲下来
满嘴的云朵，有一个是我

宝顶烟云

不喜欢群，喜欢幽静
千年的石头，语言朴实

5A 的图谱上
戴着直辖市的项链
惊讶于高清的自己
说着雾都话

用云烟寄一封信
告诉未来
宝顶无刺史
铁马无金戈

坐在佛栏，看轮回
向上永无止境
向下牛鬼蛇神

石坛夜月

敬斋老人在不
我是后生，一个读书人

遍寻县城，不见那个夜月
我呆如天线，发送WIFI

月亮习惯寂寞
树影有了今愁
祭祀的火焰留下虚无

黑土化成夜铁
被冶炼出旷世之五金

我要为石坛夜月写诗
没有你，诗意无根

只能写下流水无形的文字
我没留下名字

西池嘉莲

在西池，莲花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在西池应该来曲柳笛

在西池，风改变习性
调教得文明且有礼貌

如今的校园昨天的西池
被万千的粉丝置顶

每一朵莲花打开自己
跳出水面，向云朵敞开心扉

在西池，我和莲花说话
莲花用青春回答

在西池一场细雨打湿雨伞
雨伞下的男生向女生说的“是”

海棠香国

四月的头上蹦出好心情
画家笔下的色彩跳上花枝

鸟雀叫醒森林的城市
鲤鱼灯晒着新衣

海棠在等张大千的妙笔
刘天成在花下接过黄色的圣旨

吻过你的小红嘴
忘记岁数和生庚八字

站在观景台，眼前的纷繁
向我说着--爱我爱我
我摸着白发不见了

（陈亚强，重庆市作协会员、
重庆市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
修班学员）

年是在故乡的，似乎只有在故乡才
能真正感觉到是过年。

故乡的年，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浸透着乡愁的色彩。整个村庄仿佛沉浸
在温馨的氛围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
有的气息，那是炊烟与鞭炮交织的味道，
是喜庆与期盼融合的韵味。仿佛人们的
脚步为年奔忙。人们的脸上都绽放着幸
福的光芒，而心里更是充满着对美好未
来的憧憬。

前几天，在乡下的父亲打来电话说：
“今年腊月二十九除夕，你们都要回老家
来团年哟，你那在浙江打工的大哥和大
嫂，还有你那在成都上班的四弟一家人
要回来……我早就把腊肉香肠熏好，到
时我们一大家子人吃个团圆饭。”我听后
马上说：“好，我们会提前回来的。”父亲
似乎每年过年时打电话都是这么说的，
我也理解父亲的心情，就是父亲不打电
话来，我们过年也会回乡下老家的，因为
年味在故乡。

故乡的年味很浓，就像冬日暖阳映
照着整个乡村，让人们心里暖暖的。在
腊月里，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清扫房
屋、准备年货，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不
管是院前院后，或是屋里屋外，都要彻彻
底底地打扫一番，从人们那既忙碌又开
心的劳动中，看得出他们要“一尘不染”
地迎接新年。老人们坐在门前晒太阳，
嘴里念叨着往年的趣事，脸上洋溢着满
足与安详。孩子们则在大人之间穿梭嬉
戏，偶尔传来一阵阵清脆的笑声，那是童
年的欢乐在腊月里回荡。

故乡的年似乎还饱含着期盼，更像
是用浓浓的乡音呼唤着游子的归来。不
管在农家小院里，或是在乡间小道上，总
是听见人们那一句句温暖的话语：“快过
年了，你那在外打工的儿子回来没？”“快
了，快了，就这几天了。”这样的对话里，
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团圆的渴望。

“你家杀了过年猪了吗？”“杀了，今年我
家年猪比去年大哟，就等着我那在外打
工的孩子们回事吃哟！”

父亲是个勤劳的，正如他所说的，年
货他已准备得十分丰富。盖的被子洗得
干干净净的，还有新买好多双绵拖鞋；吃
的鸡鸭还有糖果，都应有尽有。而我家
的檐下悬挂着一圈一圈的香肠，两条条
凳间的杆子上，晾晒着几条三线肉，地上
滴了几滴油渍。在那暖暖冬阳下，腊月
香肠就像一瓶醇香浓郁的老窖酒，在我
家院里飘溢出醉的芳香。父亲看着那些
腊肉香肠，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家的腊
肉黄黄的也香香的，闻到这腊肉香，就有
一种过年的味道。今年呀，我们家这么
多腊肉就等着他们回来吃呢！”

故乡的年，似乎就是餐桌上丰盛佳
肴飘出的香味，就是全家围坐在一起谈
笑风生的亲切，就是舞龙舞狮欢快的锣
鼓声的欢乐，就是人们穿着新衣享受着

童年的快乐时光的幸福……这些，无不
让在外漂泊的人对故乡年的向往。于
是，再忙也得放下手中的活，再远也得匆
匆往家里赶。那在车站码头，或是在乡
间小道上，总是看到一个个奔忙的身
影。年就在他们那重重的背包里越来越
近，年味也在他们那匆匆回家的脚步中
越来越浓。

前几天，在浙江打工的大哥和大嫂，
还有在成都上班的四弟一家人，还有我们
一家……全都回来了，让平日里冷清的老
屋里充满了欢乐，更飘浮着浓浓的年
味。除夕那天，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享用着丰盛的年夜饭。餐桌上，有大哥亲
手烧的红烧肉、四弟精心烹制的鱼……还
有各式各样的家乡小吃，每一道菜都承
载着家人满满的爱意。饭后，我出去走
了走，整个乡村都充满着浓浓的年味。
那在院坝里写春联的，在屋檐下挂灯笼
的，在门窗上贴年画的，燃烟花的放爆竹
的，人们尽情地沉浸年的温馨与美好中。

晚上，我们围坐在堂屋里，一边天一
边观看春晚，享受着一家人团聚时光。大
哥说：“我们在浙江那厂打工好几年了，我
和你大嫂商量，准备再打两年工，我们就
回来买辆货车，去跑运输挣钱，因为现在
我们村的公路修好了。”四弟说：“我们公

司明年准备投资一个搞农业开发项目，我
准备把我们公司老总请到我们家乡来看
看，要是这个项目能放到我们村里，就会
带动更多的家乡老百姓致辞富了。”……
我们就这样聊着，父亲听后说：“不管你们
在外挣钱没挣钱，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
每年都回到家里过年快乐年，比什么都
好！”当零点钟声敲响，整个村庄瞬间沸腾
起来，烟花绽放，照亮了夜空……

初一天，似乎所有在外的人都回来
了，整个山村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人
们走亲访友，拜年贺岁，每个人的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时，我碰见在外
经商多年的马老大，在外打工陈幺妹，还
有县城超市当搬运工的周老三……他们
都是一身时髦的打扮，似乎也显得风风
光光。马大哥说：“不管怎么说，再忙都
要回家来过个年嘛！”陈幺妹说：“平时因
工作忙，请不到假也很少回家，过年就可
以安安心心在家陪陪父母了！”周老三
说：“城里过年肯定比老家热闹，但外面
再好还是没得回老家过年好！”

孩子们手里拿着红包，嘴里说着吉
祥话，个个沉浸在新年美好而温馨的氛
围里。

（张儒学，重庆市作协会员，大足区
作协副主席）

周末，我走进城中一家拥有60多
年历史的老字号中药行。古朴的装
潢令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遥
远的年代。一进门，映入眼帘的便是
一排排陈旧的中药柜，那黑色的招牌
上金色的大字，更是显得古色古香。

店内，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
员正在中药柜前忙碌着，他们正一丝
不苟地为顾客挑选药材。而在药店
的一角，一位老中医正在坐诊。他斑
白的头发，给人一种沉稳且医术高超
的感觉。

距离上次踏进这家药店，已经过
了数年之久。但令我惊讶的是，店铺
的陈设竟与第一次踏进门时毫无二
致。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一家店
铺老得连时间都无法撼动它分毫。

一踏进店门，便有一位热情的店
员迎了上来，微笑着问我：“您好，需
要选购点什么？”我指着面前一排晶
莹剔透的玻璃罐，告诉她，我想配一
些补气血的药材。她熟练地从圆形
的玻璃罐中取出红枣、枸杞、桂圆，然
后又从中药柜里精心挑选了黄芪。
听说我要用来泡水，她又指引我进入
屋内，让中药材师傅帮我切断。那位
师傅手持刀片，细心地将木棍一样长
的黄芪切成小段。

当我回到药店大堂时，药材早已
打包好。她不仅悉心指导我如何去
除红枣的核以避免上火，还耐心地为
我讲解如何充分发挥药材的补气血
功效。她的微笑如春风般温暖，让我
在整个购药过程中身心愉悦。对于
我的疑问，她总是耐心解答，手上的
工作也从未停歇。看着她忙碌的身
影，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份温暖
直至我走出药店的门，仍久久不散。

我打开塑封袋，桂圆肉犹如晶莹
的宝石，泛着微微的黄色，诱人的光
泽让我忍不住拿起一颗，轻轻扔进嘴
里。甜甜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新鲜

得如同初摘的果实。与之前在超市
里常见的干桂圆截然不同，那些桂圆肉
的外壳变成了棕黑色，里面的肉质薄薄
的，甚至有些发黑。虽然味道也甜，但
它们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水润和活力。

听朋友说，这家店铺的老板一直
坚持亲自挑选药材，他对品质的执着
让人敬佩。我想，这或许就是这家店
铺历经几代，却依然繁荣昌盛的秘诀
吧。每一颗桂圆肉都承载着老板对
品质的坚守和承诺，这让我对这家店
铺充满了敬意和信任。

已是晚饭时分，我准备吃完饭再
回家。目光所及之处，一家熟悉而又
亲切的米线店名映入眼帘。曾经，它
坐落在一个繁华路口，陪伴我度过无
数个午餐时光。那位和蔼可亲的老
板娘，矮小的身形，总是面带微笑地
迎接我：“老顾客，又来了啊。”然后，
便心领神会地给我端出一碗肥肠米
线。那份美味，那份温馨，让我至今
对它念念不忘。然而，时光流转，店
铺已然不在。每次路过，心中总有些
许失落。没想到今日，它竟在路边重
现。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店门，寻
找着曾经的记忆。

一踏入店门，那熟悉的米线香味
便迎面扑来。我确定，这就是我寻找
的那家米线店。只是，老板是一位我
不认识的陌生姑娘。我好奇地询问
起之前那位亲切的阿姨，姑娘笑眯眯
地解释说，她是老板的女儿，因为母
亲年事已高，便接手了这家米线店。

这家店曾经位于繁华的地段，生
意红火。然而房东逐年涨价，高昂的
房租让她们倍感压力。无奈之下，她
们只好搬迁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搬
迁后，很多老顾客都不知道这个新地
址，生意一度一落千丈。

我疑惑地问，为何不买门面装修
成自己的店铺呢？她告诉我，她的母
亲曾是一名下岗职工，能通过米线店

赚到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再加上
当时的房租相对便宜，而店铺售价高
昂，让她没有自己购买店铺的意识。
就这样，几十年的时间飞逝，她们一
直租店铺经营着。

在闲聊的间隙，老板端出了我最
爱的肥肠米线。低头一闻，那熟悉的
味道依然如初。这碗米线，不仅是一
道美味的食物，更承载了温暖的回忆。

记得第一次光顾这家米线店时，
我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阿姨的问
候，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到一丝
丝温暖。店里不忙时，她还会一边给
我煮米线，一边和我闲聊，像与老朋
友闲话家常，舒适而自在。末了，看
着我瘦小的个子，阿姨总会嘱咐我：

“多吃点，长胖点。”那一瞬间，我想起
了母亲。她关心的话语，让我感受到
一份家的温馨。

听完她的叹息，我的内心也涌起
一丝无奈，为这家曾经繁华的店铺如
今门可罗雀的景象而感到惋惜。我默
默祈祷，愿店铺能重拾往日荣光，让
我能一次次在那熟悉而美好的米线
味道中，重温那早已消逝的青葱岁月。

回首往事，心间涌起一股暖流。
我想，一座城市之所以令人留恋，是
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深厚的
情感和珍贵的记忆。这家中药行与
米线店，从我 18岁参加工作时起，它
们就已经在这座小城了。这么多年，
它们仿佛一位多年的挚友，默默陪伴
着我，等候着我。

我想，城里的许多店，都承载着
店老板的汗水和心血，都有自己的励
志故事吧。想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
度过半生，为生计拼搏，为梦想努力
前行，他们的笑容，也曾经如暖阳般
温暖着去过的人们。我的心里对他
们充满了敬意。

我衷心祝福这些店能够长存于
世，让更多人感受那份温馨。同时也
期盼自己能多在这座城市中驻足停
留，感受城市的温度与深情，将所有
的美好烙印在心中，诉诸笔端。

（李黄英，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重
庆市杂文学会会员，荣昌《海棠文艺》
杂志编辑）

于清冷月光轻柔笼罩的寂寥旷野悠然漫步
缕缕风儿轻柔拂动发丝悄然撩动心底隐秘情愫

点点繁星闪烁微光宛如远古遗留的神秘符咒
映照出灵魂最深处那渴望挣脱束缚的深深祈诉

幽林暗影摇曳身姿似隐匿着未知难寻的迷途
草丛之间虫鸣低吟浅语仿若失落已久的倾诉
湖面倒映的银辉破碎零乱成迷离如梦的纹路
如同记忆残章碎片拼凑不齐的陈旧岁月篇幅

一个人
□ 红线女（重庆）

我不能在夜晚的深处醒着
我不能在夜晚的深处想你
我不能再向你移动半步
我再也撑不下去的冰壳
只消轻轻一碰就碎了

我只能站在浅浅的绿中，
看守我的莲蓬，我的小鱼
和我心爱的冰
它们不安分地在我的手心
接受寂寞，爱抚，和更轻的呢喃
偶尔有声音响起
不是电话，不是叙旧
是窗外，红绿灯在话别
是一片一片的冰，一片一片的凉
一片一片地压痛，一个人的夜晚

（红线女，本名何小燕，大足
区作协副主席）摄影：周宇

□ 李才林（四川）

（作者系四川省广安市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月 下 沉 思

城市的温度
□ 李黄英（重庆）

水之上，升起一种刺骨的柔情，
从所有的源头，堤岸，
发出坚硬而切肤的寒光。
蜷缩的空气，如伞状高悬成冰山雪莲，
击倒所有深藏蛰伏的黑夜，
以及夜暮下贪婪而冻伤的魂灵。

眼睛的微芒，从无数渊薮中冉冉升起，
飘浮出雪的欲望。
圣洁天宇下，一棵树放下所有重负和欲念，
绿叶与蜂蝶，昔日高昂的誓言与承诺，
都以裸露的姿势，在冬天的枝头开花。

面对洁白的容颜，我们很容易想起
一些遗失的主题，很容易被一些
错过季节的往事所击伤。比如想起雪人，
以及雪人之外那些分娩的女性，拒绝产房。
啼哭如花瓣风中撒落，生命似果实枝条颤抖。
是的。在冬天开花的树没有陪伴的歌声，
亦如初生的婴儿远离父亲。此时，
寂寞的风景是冻僵的眼神，
流浪的心情，最楚楚动人。

如果，初春不屑我们稚嫩的色彩，
盛夏回避我们炽热的目光，
金秋怀疑我们深邃的成熟，
那就让我们卸下一切，做一棵冬天的树吧。
去注释岁月的极致，去关怀
生命诞生的历程，去破译
从根系到叶脉的意境。

一棵树，只要在冬天开过一次花，
即使不结果，也足够怀念一生。

一场大雪比预料的来得快
从一栋小搂出来
来不及裹紧棉衣，系上围巾
醒来的雪花，俨然一支支寒芒
向我迎面袭来
才发现，今年这一场雪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天空，群山，原野。白纸一样摊开
在寒风中颠簸，沉浮
楼宇和道路是停泊的港湾
然后，把青春染成白发
把时光和韵律挂满树梢
一瓣雪花的白，搅动岁月
缤纷的光芒。背后汹涌而至的
不是冷箭。是潜逃和记忆
是碧绿的菜畦，林间的鸟语
包括一切熟悉的面庞，温暖的源头

其实，这场雪出发的时候，
大家都很小。但仍然
比我们预料的来得快
只为将生命的承诺与表白
告诉田野和村庄

这飞扬的尘世
的确需要一场大雪
好去包扎伐木的伤口，埋藏污秽的线索
这样，我们就不会听见遥远的乡村
一棵桃树在喧嚣中的呻吟
就不会看见，一座城市下水道的漏洞
甚至，干脆投入这场大雪的怀抱
让我们黑色的眼睛，最终
被一场大雪占有，覆盖

一场大雪，依旧在下
静静地，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冬天的脚手架

金黄的银杏叶
掉在地上，像冬天的疤痕。
几根横空的电线，
被一排蜷缩的鸟雀，剪切成韵。

脚手架上，忙活的农民工，
在打捞从皲裂的手臂上
抖落的命运，或一朵
残阳。

（雁歌，本名王春雁，四川华蓥人。四川
省作协会员，广安市作协副秘书长）

年在故乡
□ 张儒学（重庆）

一棵树在冬天开花
（外二首）

□ 雁歌（四川）

（组诗）


